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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日子，很痛（组诗）

姻（四川）巫英

一个人的日子

炊烟升起，整个黄昏开始坠落
冰冷的闪电盛开在尘埃上
我的城堡如同废墟
理葬月光和松涛

还是收留一点遗弃的阳光和雨露
打磨成一幅面具
装饰最后的微笑
囚禁下滑的泪珠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揣进怀里
早已忐忑不安

仅存的欲望焚为灰烬
成为浪迹天涯的过客
身体里每一滴血
都住着一个故事
我不讲
也无人问

一个人的日子，某些痛总无处安放
像一场暗疾，寄生于骨缝
不动不痛 但是 痒

有些痛不说也罢

有些日子一定不是虚构，那些堆砌的记忆
来自多难的春色，吟唱，触摸
一个个安静的夜，总被一些姓氏叫醒

那些消失的桃红李白，自然的落满
空荡荡的酒杯，扭曲的灯光和夜色
一样寂寞，若有一些暖和
唯有古诗中吟诵的男子

今夜，允许一些雨从内心深处暗藏的缝隙里
渗漏，
触摸这暮春的肌肤，和肌肤下永恒的寂寞
我曾以为这是爱情，你脚踩薄冰
雨水泼墨成夜的荒野

一下雨，有的人就近了
我把夜色搓揉成薄薄的诗句
可吟，可颂，可止咳嗽和爱情

我不该有梨花的忧伤

三月的夜空，深沉、寂寥
星星隐身，月亮有如水的柔光

旷野上，一朵梨花把目光举过头颅
仰望苍穹，等待
与一只鸟相遇，
等待，从天而降的玫瑰朝她
投来宠爱的光华，将自己点燃
留下，生命本色

纷乱天空，淹没你的去向
偶尔会有羽毛划落，或几滴鸟鸣的踪影
我在山角边，寻一处纯静的
不染世俗的爱情，注定
没有一次相遇不是痛苦的
与注定的辉照

岁月老去，日子变得仓皇
雨重复雨，疼痛的秋池
皆是混浊的凉泪

春天已来到，阳光站在枝丫
转身
拾起身影，走向遗忘
我不该有梨花的忧伤

只有遇见雨，才能靠近你

连夜的雨封锁了垭口
大柏树长出带锯齿的细叶子
整个青山村，低低的
低到尘埃里的
木门、土墙和瓦檐
在群山的胯下
隐藏发酵

在低头仰眉间，万顷绿意舞动
雨后的池塘，残留着你的气息
在数十岁的山谷里谈玫瑰

是轻浮的事，跨过那扇命中注定
分离的拱石门，在大雨倾盆中
已来不及许下承诺，一只鹅
徒劳的在山谷里无声穿过自拟膨胀的大海
在我身畔，山溪瘦弱得像电线的倒影
笨拙的，弯曲的，流过山崖和浅滩
我在等着，坠入深渊的那一刻
说出想要说的话

星空和星辰，宇宙和天地
鹅和飞鸟，肉体和欲望的过程
是透过一只鹅的
臃肿和蹒跚，笨拙的爱着？

死亡不远不近（组诗）

姻（四川）张聪

一匹马

一匹马，孤独是它与生俱来的高贵
形单影只，独有自己的草原和杉木
一匹马，高贵是它与生俱来的孤独
祖先埋在不深不浅的泥土里
古老的皮肉长满了青草与甘泉
它每扯一口草，苦痛就在牙骨间回荡
每饮一口水，泪水便在眼眶里流淌
一匹马，它没有爱情，没有语言
它啊，只有忠贞的鬃毛和灵化的尾巴
季风轮换装饰它的忧伤与欢乐

死亡不远不近，狼群似的追随
一匹马，那原野上的
是一匹野马，风雪将草草地淹没一切
淹没一切

风

从帕米尔高原到乌苏里江
从曾母暗沙到漠河
春雨的赞词，冬雪的咒语
火焰美丽的舌头
寒冰锋利的牙齿
———什么是真正的声音

怎能将苦难归咎于命运
怎能把饥饿归咎于土地
唯有无翼的梦
可以归咎于过于年轻
或者太过苍老

猎鹰的谦卑，兔子的无畏
狼群的和蔼，狐狸的糊涂
———什么是真正的声音

或许毒蛇已经死去，面具一点一点正被敲碎
或许谎言开始不攻自破，正义如阳从地平线
冉冉升起
———什么是真正的声音

即使被十四亿次不屑
我仍会执着地写下又粗又大的:
阳光、雨水、丰收与幸福！

泸沽湖

苍穹之下
晚风将我吹拂
迷人而悲伤
母亲怀里，我轻轻入睡
母亲，永远命苦的女人
爱对着自己的女儿哭泣
她被称赞富裕时
又被剥夺了一切
美丽九月，使我看起来一无所有
爱收藏粮食的，是蚂蚁
我只有泪水、爱情与死亡
人们来到这里
带着美丽的愁苦
他们离去，究竟为了要带走什么
高原之上
金光将我照耀
迷人而悲伤，我悄悄醒来
像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石头

黑色的夜的魔鬼
你是否看见我的白色的羊群
遍布空荡荡的山岗
白云似的羊毛
夜黑里泛闪着隐约的白光
阴冷的北风啊
你是否听见我的白色的羊群
你脆弱的羽翼下哀歌
镰刀似的羊角
夜黑里收割着古老的叹息
光阴是一扇坚固的牢门
谁走进去找回丢失的羊
丢失的羊群，饿死于暖风习习的山岗
春天的山岗青草一片，青草一片
牧羊人背靠春风，坐成了漫山遍野的石头
石头，石头，你为何困囿石头
石头不会悲伤？为何漫天飞沙
为何漫天眼泪花

桃花开时，我在都江堰等你（外一首）

姻（四川）李漩

灌口，柳叶舟只渡春风
浆轻轻划破心田
绣花针便扎进指尖
藏在骨子里的疼
沿着蜀绣的经脉蔓延开来

都江堰在春分后喝了一壶倒春寒
须在灶塘里再添一把柴
三月就像开水沸腾了
推开柴门
千万桃树就轻解罗裳
十里桃花，寸寸妖媚

等你，我在桃林煮酒
你须白衣白马清风悠长
倘若，你不来
我便拿落英缤纷
磨一把最锋利的刀
看能否把三千情丝斩断

灌口的乡愁

三月的岷江水比桃花略瘦
拂开万亩油菜花的风
轻轻一刀
把乡愁剖为两半
一半在浑厚的灌口
三千栈道抖动着秦汉的披风
隋和唐在石壁上风化
花蕊夫人的狼毫
墨迹未干
以至于大千立于宣纸之前
久久不敢落笔
徐家渡
唯一不渡西岭的月光
月光太凉
舟过巫山的少陵衣衫单薄

另一半乡愁在漂洋过海
石头雕刻的身子肉做的心
身首分离
心在佛岩筑了一个窝
佛头则流落他乡
终日以泪洗面

老黑是一条狗，比我小两个月，妈妈生我

的时候奶水足，我吃一个，另一个还能淌小半

碗便喂了老黑。所以老黑是吃我妈的奶长大

的，这样说来，我们算不算是兄弟。

老黑全身像黑缎子，就是头顶有几根白

毛，体型有点像德国牧羊犬，其实就是一只土

狗。也许它知道自己没有宠物狗高贵的血统，

所以从小就耷拉着尾巴，一副俯首帖耳像。它

的温顺让所有的人对它没有戒备知之心，包

括年幼的我都不怕它。有一次，妈妈到处找不

到我，最后发现我在狗窝里搂着老黑睡着了，

妈妈又好气又好笑，把我拉出来，举起的手在

空中晃了晃却始终没有落下来。

老黑对人温顺，在动物群里却称王称霸。

当时我家养了两只猫，三只鸡，一头羊。老黑

每天不是咬住了鸡尾巴，就是把猫逼上房顶，

再不就是和那头大绵羊怒目而视，撅着屁股，

前腿趴在地上，“汪汪”叫着，似乎要冲上去决

一死战，但又自知不是对手，不敢贸然出击。

因为有了老黑，每天鸡飞狗跳猫上房，这给本

来安静的小院带来了一份热闹。

老黑最喜欢我。每次看到我都会用头蹭

我，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像是在撒

娇。三四岁的时候，每天吃完饭我就会拿着半

块馒头去喂老黑。我不会一下子都扔给他，而

是掰成小块，每次把一小块扔向高空，这时，

老黑就会跳起来一口接住，有时它还在空中

转一个圈，像在专门给我表演，老黑的滑稽动

作常常把我逗得“哈哈”大笑，这给我孤单的

童年平添了许多欢乐。

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要住校，所以每个

礼才能回家一次，每个礼拜五下午放学，我刚

到胡同口，就看到老黑飞奔过来，后腿直立，

前腿搭在我肩头，用舌头拼命舔我的脸，我一

边躲避，一边把它抱起来转一圈，然后把它放

下，它就会飞奔回家，咬住妈妈的裤腿往外

拖，妈妈就知道我回来了。妈妈说，一到礼拜

五下午，吃完午饭它就开始在门口等，谁叫它

都不理，一双眼睛执着地望着胡同口，那神情

像期待久别的亲人。

每次我上学第二天，老黑是不吃东西的，

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不动，就那么无声地趴

着，妈妈说它眼里有泪。那时候我感觉是老黑

想我才流泪，现在想想，当时的老黑是多么的

孤独。

我十五岁那年老黑病了，对于狗而言老

黑应该是 105 岁的高龄了。那时我刚考完高

中，在家没事正好可以照看它。开始我给它喂

鸡蛋牛奶，它勉强舔一舔，然后忧伤的望着

我，似乎再说:“小主人，我实在吃不下。”我抱

住它的头，用我的头慢慢地蹭它，它伸出舌

头，舔了舔我的鼻子，这是它最后一次舔我，

我清楚地看到它眼里的泪水，它的眼睛已经

浑浊，它的头顶原来的几根白毛，已变成杂乱

的一片，它真的老了。爸爸要把它卖了，说趁

活着还能卖个好价钱。我一听一下子从地上

跳起来:“不行，不能卖，它辛辛苦苦看家护院

一辈子，最后却落个身首异处，它对我们这么

忠诚，临死我们却是这样报答它。就是把我卖

了也不能卖它，你要是卖了它，高中我就不上

了！”我最后竟然用不上学来要挟父亲。

我无法接受老黑被吊死，然后被扒皮，被

炖煮的悲惨命运。狗虽然不是人，但狗通人

性。在我上学的路上就有一家狗肉馆，我每次

路过，看到笼子里的狗狗，眼睁睁看着旁边它

的同类被吊死、夹死、剥皮，听着一声声惨叫，

看着一滩滩鲜血，它在浑身发抖。它眼底的惊

恐、绝望、悲哀让我不寒而栗。我真想把那些

狗狗都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只能把电车

加速，尽快地逃离。

由于我的哭闹，爸爸终于答应不卖老黑

了，我可以放心地跟着妈妈去旅游了。临走，

我摸摸老黑的头，叮嘱它:“你要好好吃饭，一

定要等我回来，等我带海螺给你玩。”让我没

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永别。等我从海阳回

来，老黑已经不见了，爸爸说，我们走后第二

天老黑就死了，它没有死在家里，爸爸找到它

时，它在草丛里，身体已经僵硬，爸爸挖了个

坑把它埋了。都说狗死的时候是不让主人见

的，它是否一直在坚持，坚持等我离开家才死

去，它怕我难过，怕看到我眼里的悲伤，就像

我怕看到它眼里的悲伤一样。

都说人一辈子不容易，我觉得狗一辈子

更不容易，它从小就要学会看懂主人的眼色，

什么人该咬，什么人该摇尾巴，它要分清，它

不能太笨，也不能太聪明，太笨了不懂主人的

心思会被主人一脚踢飞，太聪明太懂主人会

被人防着不被信任，现在谁喜欢被看穿呢。狗

是忠诚的，最需要信任。不被信任的狗也就失

去了狗的价值。失去价值的狗迟早会成为一

锅炖肉，如果不想成为炖肉，它就要挖空心思

弄明白人的心思，不然分分钟就可能要了它

的狗命。所以一条狗十几年就老了，狗比人活

得累。

老黑离开我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不止

一次梦到它，梦到它在门口等我回家，梦到它

前腿搭搭在我手上让我牵着走，梦到它用湿

湿的舌头舔我的脸，醒来枕头是湿的。老黑，

老黑，我的异类兄弟，你现在在那边好吗？你

会想我吗？就像我现在想你一样。

日落下苍茫的海，收拢了一天的闹腾，

恢复老练的姿势，深沉着，平静着。折叠许

久不敢触及的记忆，随着翻卷的浪花仓促跳

跃。

我的心，把典当了无数次的谎言一一赎

回，一些情感，一些思绪，像展览一样，盛大地

呈现在世人面前。没有想要博取别人的心酸

与同情，也不想让谁嗤之以鼻，或是轻轻地洒

下一声叹息坠落在海面上。

今重来，独对这粼粼湛蓝，听鸥鸟划开浪

涛的声响，情不自禁地伸手抓住一空篱落的

咸涩海风，寻看左右，烟波处望断依然不见

人。穿过相思的哀愁，你在我的思绪里徜徉。

为寻找你的影子。

你可知道，我曾找到茫茫的戈壁，那形态

万千的屐齿，没有我熟悉的脚印。许是风沙将

其抚平，许是压根就没有来过。只有那敦煌岿

然屹立，放射着五千年文化的灿烂。

你可知道，我曾寻到云彩怀抱的天池，那

水平如镜的天池，不时泛起涟漪，仿佛在笑我

的痴情和茫然，踮起脚尖伸手去抚摸天堂，可

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门。只有蓝蓝的天，白白的

云，碧绿的海水，它们也在忍不住笑我的幼稚

与执着。

你可知道，我曾租车前往美丽的人间天

堂———香格里拉，盼你在那世外桃源悠闲信

步。当我登上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放眼望去

只见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弥漫着浓浓的清香，

却没有你的踪影。也许这美丽的景色，来人也

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你可知道，我曾追到天涯海角，海浪冲刷

着“天涯”与“海角”，两块巨石傲然屹立，我在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你，可是，只有人声、

浪声，却没有我熟悉的声音。

我走遍天涯与海角，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找寻着你，可是……我呼喊的你，在哪里？

灯火阑珊处还是梦醒时分？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曲曲弯弯的

河，就有了河道的改变，有了人为的搬迁，自

然也就有了三十年河东 转三十年河西。而

你，义无反顾地去了河西，独留我，仍在河东

守望。

夜幕低垂，海边，只剩下孤单的我……

老 黑
姻（河北）石翔旭

2 月 14 那天情人节，快下班时，我在办公

室接到计经理的电话，他说无论如何，也要我

替他跑一趟，争取把事情摆平。我忙问：“什么

事呀？”他先支支吾吾了一阵。最后还是下决

心说了。

原来，计经理不久前认识了一位性感女

人，两人相约，要共同度过一个浪漫的情人

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的儿子今天中午

出了车祸。虽说是皮外伤，但医生说要他留院

观察。计经理身无乏术，而姑娘坚决要他去，

说他敢失约，就要闹到公司来。“都是报应

啊！”计经理几近带着哭腔说，“一定要把她打

发走，最好让她死心，你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计

经理的老婆患癌症死了不到半年，怎么就耐

不住寂寞了呢？这不是踩“地雷”吗？这么

沉重的“任务”交给我，我能完成吗？定了

定神，我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谎称今晚请

客户吃饭，回家要晚一点，别等我了。“不

会是有其他什么活动吧？”老婆话中有话，

酸溜溜地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吗？我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呀！”放下电

话，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晚上 6 点，我来到经典咖啡屋，8 号桌，是

计经理早先订好的位置。一个抹着口红的艳

丽女郎正翘首以待，我自报家门，说计经理叫

我来的。“他人呢？”女郎的脸色陡然变了。

“他有点事，脱不了身，拜托我来给你解

释一下。”为了缓和气氛，我招呼服务员，先来

一壶茶。反正计经理说了一切费用归他买单，

不花白不花。“你们认识有多久了？”我问那女

人。“两个多月吧。”女人答。“你觉得他这人

咋样？”“还不错，起码是对我不错。他答应给

我买一套房的，还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陪

我去新马泰玩个十天半月呢。”

我一边听一边在想计谋来对付这难缠的

女人，突然想起，说这几天省检查组来人搞反

腐了，风声很大，想必她也听说过了。便说：

“实话告诉你吧，今天下午计经理刚接完你的

电话，就被纪检部门双规了。双规你懂的，就

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据传

说，老计这人手脚很不干净。这一进去，怕没

个 10 年、8 年的出不来了。你最好和他划清界

线！我再冒昧地问你一句，他在你身上花了多

少钱？”

这一吓那女人的脸色大变，连忙抓起坤

包，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就吃了几顿饭，其

中一次还是我埋单。”

“喂，你别走呀！还有话问你呢！”我故意

高叫。她却越走越快，眨眼间就没了踪影。

我心里好笑，就这么点鼠胆，也想在外

面玩潇洒？我心中暗喜，没想到三下两下，

就把计经理烫手的山芋给甩掉了。完成了领

导的“光荣使命，”看到桌上的玫瑰依然怒

放，音乐绕梁，我当然不想空掷好时光。我

借花献妻给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喂，过来

吧！老说我是个没趣的男人，今天情人节，

我要给你个惊喜！”

老婆一会就打车过来了。她见了这氛围，

不觉心痛道：“我的天！你还真会玩潇洒呀？这

就是你陪客户的幌子呀？居家过日子要学会

节俭，说说，这得要花多少钱？”

她虽在絮絮叨叨地埋怨，不过我很受用，

还是自家的老婆好啊！

借花献妻
■（湖北）潘焕新

教育厅长张厅长胆囊结石病又犯了，这

一次疼得和以往不一样，直在床上打滚，把家

人给吓坏了，女儿急忙把他送到省人民医院。

经医生 B 超检查发现胆囊多发性结石，需要

消炎后手术，于是住院治疗输液消炎。一个星

期后，炎症消失，准备行胆囊切除术。

这天经管医生让张厅长老婆在手术同意

单上签字，他老婆顺口问了句：“我们老张主

刀医生是谁啊？”经管医生说：“这还用说，给

张厅长手术是我们外科一把刀王主任啊。”

“哪个王主任？”张厅长问。经管医生笑了：“王

主任是我们肝胆外科权威，胆囊切除术已做

过上千例了。张厅长你可能不知道吧，王主任

大名在我们这可是响当当的，谁不知王守道

手术最好。”“王守道？”张厅长沉思了一下，说

道：“你能不能让我和王主任见上一面？”“我

们王主任很忙的，最近刚出国参加学术会，你

的手术也是开会回来好不容易挤进去排出来

的，点他主刀的人太多了，找电话有之，写条

子有之，王主任时间安排很紧的，我尽力吧。”

经管医生如是说。

几天以后王主任来到张厅长病床前说：

“你找我？”张厅长一见到王主任愣了一下，马

上大叫起来：“这手术我不做了！”只看到王主

任脸色铁青，没再说什么马上离开了病房。张

厅长执意要出院，张厅长老婆深知丈夫秉性，

把张厅长拉出病房悄悄地问：“老头子怎么一

回事？王主任可是肝胆外科一把刀啊！”“老太

婆你不知道，这个王守道是当年的造反派，毕

业成绩不及格，是他逼着我给他办的假文凭。

这种人我能让他手术么？”老太婆终于明白了

老头子心思，她找到院长要求给张厅长换个

主刀医生，院长安排了王主任助手、文革后第

一批大学生为张厅长手术。

第二天张厅长被推进了手术室，在手术

室门外等候的张厅长老婆和女儿在焦急等候

着。“妈，这次主刀医生不会也是个假文凭医

生吧？”张厅长女儿心情不安说道，“我只要你

爸手术平安，真文凭、假文凭已不重要。”张厅

长老婆紧紧盯着手术室门若有所思地说……

暮海撩愁
■（广东）赵爱萍

教育厅长开刀
■（浙江）胡华军


